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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２０歲的小童來自南方的農村，正在讀大二。



他雖然人長得很健壯，也很英俊，走在街上能贏得無數少女悄然一顧，但由於家裡很窮，他的大學生活並不快樂。



借來的學費和生活費始終像山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如何弄到錢讓自己順利地完成這四年的學業始終是他的一塊心病。



小童是通過找家教認識李姐的。李姐是學校對面中介公司的老闆，她很熱心地為大學生們提供家教和其它打工的機會。



她為人熱情大方，對學生們特別關照，從不收那些求職的同學們的報名費，只要交一兩張生活照就ＯＫ了。



其實大家並不知道，她在介紹家教的同時，還專門給一些有錢的女人找年輕帥氣的大學生。



哎，社會就是這樣啊，那些有錢的臭男人專門玩弄年輕漂亮的女孩子，有錢的女人找幾個帥氣的男孩子有什麼不可呢？這樣才算公平啊。



「你總得弄到錢念完大學吧？」在得知小童的情況後，李姐這樣對他說。



小童對她點了點頭。他並不知道她接下來要說什麼，他以為她是關心他。



「看你長得挺英俊的，有過女朋友嗎？」



小童不明白李姐怎麼忽然又說起了這個。他老實地搖搖頭。



「不會吧？這麼帥氣的小伙子怎麼會沒交過女朋友？」



「真的沒有過。」小童低下頭、紅著臉說。他心裡說：我連飯都吃不上了，哪交得起女朋友呀。



「嗯，這就好辦了。我認識一個很有錢的郎總，只要你願意，她會出錢幫你完成學業的。」



聽了李姐的話，小童眼前一亮，他抬起頭看了看她。



李姐繼續說到：「不過，需要資助的同學太多了，只有最優秀的她才願意幫助。這樣吧，你先把發兩張照片和你的基本情況到這個郵箱，讓她知道你是最優秀的，等她選定了我通知你。」



小童很興奮地答應著。



回到學校，小童挑選了自己最得意的兩張生活照，寫上自己的年齡、身高、體重、學校、專業等基本情況發到了那個郵箱。



兩天後，小童接到了李姐的電話。說是那個郎總同意資助小童完成學業，讓他到李姐那面談。



小童高興得一下子跳了起來，他急急趕到李姐處。



「真是恭喜你了，小童。郎總看了你的情況後很滿意，從上千的求助者中選中了你。這樣你就不用犯愁你的學費了。」李姐見了小童第一句話這樣說。



「謝謝李姐。」小童感激地說。



「不過，條件是你要陪人家兩天。」李姐看著小童慢慢地說。



當小童明白這「陪」的意思後，他的臉紅的要死，半天沒說出話來。



「你是男孩子嘛，有什麼可怕的。」看小童很為難的樣子，李姐說，「陪人家女孩子兩天也沒什麼損失吧，還把四年的學費、生活費都賺了。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事啊！人家可是一家五星大酒店的銷售總監呢，想巴結她的男人成千上萬排著隊呢。」



小童還是底著頭不說話。



「哇，還是個大學生呢，都什麼年代了，還這麼封建！同意還是不同意，給個痛快話呀。」



想著李姐的話，又想到借來的學費和生活費，小童紅著臉艱難地點點頭。



小童是在一家上島咖啡店見到那個郎總的。外面飄著雪，桌上的那杯咖啡冒著徐徐上升的熱氣。



「哎，李姐，我遲到了，不好意思！」她的聲音很好聽，但是小童沒有看到她的樣子，一直沒敢抬頭。



她脫下了黑色的風衣，被男服務生拿了去。



「呵，陪我去下洗手間！」李姐跟她走了出去。



小童抬起頭看到她們去了洗手間，剩下他在那裡。



望著那杯咖啡，他一直沒喝，心裡亂作一團。



不多會兒，她們回來了，小童的頭再次低下了。



「哎，小童，叫郎總！」



小童抬起了頭，對她很扭捏地一笑，說了句：「您好！」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她。



她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的年紀，很漂亮，漂亮得讓小童驚奇。



他以為會是一個相貌醜陋，身材臃腫的老女人！



可不是，她年輕苗條，清新脫俗，臉龐白皙，嘴唇粉紅，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長，有神得出奇，手上帶著一個手鍊，亮晶晶的。



她似乎感覺到了小童的緊張，微微一笑，聳了下鼻子說：「哎，你好，我叫郎伶，你就叫我伶姐吧。想吃點什麼，隨便點吧！」



李姐左右看了看，然後拿起手機笑笑說：「哎，妳和小童吃，我得走了！」



郎伶客套似的挽留了幾句，結果李姐很順利地走了。



李姐一走，小童更緊張了，心都快飛出了。



郎伶叫了牛排、比薩等西餐，那些都是小童二十歲之前沒吃過的。她笑了笑說：「你們放假了吧？」



嗯！小童點了點頭，然後一直望著窗外。



郎伶看著小童，微笑著說：「哎，趕緊吃吧！」



為了掩飾緊張，小童埋頭在那裡吃著比薩。



出門的時候，一股寒流襲來，郎伶裹了裹大衣，然後走到停在門前的一輛車旁說：「上車吧，外面冷！」



那是一輛黑色的車，看上去很豪華，什麼牌子，小童不認識。



上了車，郎伶把車門關上後，一邊開一邊說：「哎，你家哪的？」



「湖南的，離這很遠！」



「哦，那兒多吃米飯，喜歡吃辣，在這邊還習慣吧！」郎伶不看小童，一直望著前方。



「還行，剛開始不習慣，後來就好了！」小童第一次對她笑。



「你笑的時候很好看！」郎伶忽然扭頭看了一眼小童說。



就這樣聊著，車子饒了很多圈，進了一個別墅群，最後在一棟別墅前停了下來。



郎伶掏出鑰匙丟給小童說：「去開門，我停個車！」



小童拿著鑰匙有些茫然，但是只有下去去開門。門開好了，在門外等郎伶。



站了會，她從雪裡走過來了，看到小童站在那裡，頭上都落滿了雪，皺著眉頭說：「你怎麼不進去啊，外面這麼冷！」



小童望著郎伶笑了笑，他看了看腳，腳上都是雪。



她走到裡面拿出拖鞋，放到小童腳邊說：「換上，進去吧！」



她見小童不動，抬起頭望著小童笑了下說：「不要換了，屋裡也老髒的！」



小童還是把鞋脫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襪子上有洞。



郎伶看到了，一笑說：「快進去！」



屋裡很是富麗堂皇，小童只在電視上看過裝飾如此豪華的家庭：



客廳很大，客廳的旁邊是樓梯，紅木的，燈很多，很華麗，沙發什麼的，佈置得很溫馨。



郎伶進屋後就給小童倒了杯水，端到小童手裡說：「隨便坐吧，喝點水就暖和了！」



小童接過水，郎伶一邊脫外套一邊說：「別拘束，我也不經常回來，屋裡亂糟糟的。」



郎伶脫好衣服坐到了沙發上，拿起遙控器打開了電視說：「李姐跟你說了什麼了？」



小童手裡的杯子差點滑了下來，忙說：「沒，沒說什麼！」



呵！郎伶把台停在了一個情感訪談節目上，從桌上拿了一盒被開過的女士香煙，從裡面抽了根，剛想點，馬上對小童說：「哎，你抽嗎？」



小童搖了搖頭說：「不抽！」



「嗯，對的，上學的時候別學這個！」郎伶點上後，抽了口，吐了個煙圈說：「你別這麼緊張，先去洗個澡吧！」



小童坐在那發楞，回過神來忙說：「嗯！」他很迅速地站起來，剛走幾步，郎伶一笑說：「洗澡間過了樓梯往右拐，看到了嗎？」



小童點了點頭，進了浴室。



等他把衣服脫光站到寬大的浴缸裡的時候，他發呆了，那都是豪華的衛浴設備，他不會用。他用手亂擰了幾下，沒有水出來 ??。



外面傳來了郎伶的聲音：「哎，小童，怎麼了？」



「沒，沒怎麼！」小童忙說。



當小童轉過頭去的時候，看到郎伶竟然也進了浴室裡。



因為屋裡有暖氣，郎伶脫得就穿了條連衣裙，幾乎露出了半個豐潤的乳房，白皙得讓人窒息。小童剛才因為緊張，門都沒關。



郎伶像是欣賞到手的獵物一樣看著小童。



小童的身體很結實，因為在家裡的時候幹活多，古銅色的皮膚，很有力的背膀。



郎伶一直盯著小童看，一邊向浴缸走來一邊說：「蓮蓬壞了嗎？」



她沒等小童說話就走到了他身邊。小童的呼吸有些困難，下面硬了，那是本能的，無法控制。



郎伶一按就出水了，然後站起身來說：「可以了！」



小童站在美女的面前，看著她的乳房，以及她那迷人的外貌，白皙富有彈性的身體，他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郎伶也凝視著男孩子的裸體，滿意地笑了笑：「嗯，還挺性感的。」說著，她像一頭母獸一樣貼到了小童的身上，然後就親吻起他來。



小童的頭一下子炸得什麼都不知道了，耳邊嗡嗡的，像是磁石一樣被郎伶吸了過去，然後緊緊抱在一起。



郎伶很可怕，在瞬間瘋狂起來，親得小童嘴都痛了。



小童很笨，什麼都不知道，是她把他的手拉到了她的乳房上，軟軟的，涼涼的，舒服死了。



郎伶越吻越用力，一邊吻一邊喘息，急切得像是犯了毒癮的人。



她竟然把小童壓到了寬大的浴缸裡。分開他的雙腿，像欣賞一件心愛的物品一樣凝視著因過度興奮而勃起的男孩子的器官，火熱的呼吸噴在小童的大腿根部，以及那直挺挺的陰莖和毛茸茸的陰囊上。



「太好了，這樣大，又是美麗的粉紅色。」她說著，那火熱的目光凝視著男孩子勃起的粉紅色的陰莖。



童男子的身體散發出新鮮的氣息。細嫩的包皮像綢緞一樣光滑，包住了多半個龜頭，因極度興奮，那亮晶晶的龜頭裡滲出一絲透明的愛液。



小童是第一次被一個女人這樣脫光了身體看，早已羞得無地自容，更是緊張得一動也不敢動，任憑郎伶肆意玩弄。



他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大男孩兒的羞澀讓郎伶有一種說不出的衝動感和滿足感。



那一雙小手伸向男孩子的兩腿間，急切地把那根小肉棒放到自己下面，將它筆直地插進她的陰道中。



「嗚啊！」小童興奮得狂叫出聲。



郎伶的手環摟住小童的脖子，雙腿纏繞著小童的腰，如同一條藤蔓似的，扭動著那性感迷人的大腿和屁股，讓小童的陰莖完全插入，與她的陰部緊緊密合，然後上下提送臀部，激烈地運動起來了。



「啊……嗯啊……」小童更加發狂地叫著，他什麼都不去想了，什麼都不管了，動物本能地抱著郎伶，隨著她的跳躍，挺動著，舒服死了。



可沒過多久，他就忍不住了，大叫一聲，用力噴射了出來……



那是小童的第一次，永遠難忘的第一次。



在兩個人一陣瘋狂之後，郎伶望著小童微笑著。看了他一會，她突然又狠狠地親了他一下。



小童皺著眉頭說：「弄進去了，沒事吧？」



郎伶壓在小童身上，捏了下他的鼻子說：「傻小子，不會有事的。」說著又在他的臉上親吻了一下。



「是不是太快了？」小童把頭轉到旁邊一笑說。



「你很久沒和女孩子在一起了吧？」郎伶故意這樣問他。



小童疑惑地說：「什麼？」



郎伶看了看他的眼神，假裝驚訝的表情說：「啊？第一次呀？ 」



小童點了點頭。



是的，這是小童的第一次。出生窮山溝的小童很傳統，並且因為窮，他都沒敢交過女朋友。有不少女孩子喜歡他也被他拒絕了。



郎伶假裝不相信地說：「啊！真的嗎？」她當然知道是真的，要不是真的，她也不會要他。



小童微微一笑說：「妳喜歡就行！」



郎伶滿足地看了看小童的下面，又激動地一笑，拿起蓮蓬，用水清洗了那已老老實實耷拉在那小肉雖子，然後輕輕地含了進去。



「啊……」意外強烈的刺激使小童全身的肌肉不自覺地收縮，下面的小東西又開始硬起來了。



郎伶的小嘴一直從它的頂部舔到了它下面的那個毛茸茸的陰囊。



強烈的快感使小童子的身體不住地顫抖。



小童無法相信這是事實，這個高貴而美麗的姐姐竟然這樣吸吮著自己的下面，他感覺很不好意思。



玩了一會，郎伶停了下來，抬起頭來看了看全身緊張的小童子。



「要到我身上來嗎？」她很關切地一笑說。



小童點了點頭。他想他是不需要主動的，一切都聽伶姐的支配就好了。



郎伶看了看周圍說：「起來，到床上來！」



她用大浴巾給小童擦了一下身體，也給自己擦了擦，走了出去。



小童乖乖地跟著她，彼此沒說話，但感覺都很著急。



郎伶打開了臥室的門，那床看起來柔軟死了，被子散發著香氣，溫馨得讓人立刻想跳上去。



郎伶進去後，主動躺到了床上，然後說：「過來！」



小童趴到郎伶的腿邊，她把腿分開了，床頭的燈把她的臉照得很好看。



他挪到她的前面，顯得很是生疏。



郎伶很體貼地伸出手來捏著小童的龜頭，放了進去，被放進去的時候，她皺著眉頭，牙齒咬著嘴唇，又微微哼了一聲。



小童抱著郎伶的肩膀一點點的抽送，似乎她的下面有東西吸著他要這樣做。



郎伶的身子很靈活，與小童一起動著，她的一雙玉手把小童的後背抱著，貼到了她的胸脯上。



她看著小童，很享受的樣子，然後捏著一邊的乳房，送到小童的嘴邊說：「吃吧，別急，慢慢來！」



小童迅速地點了點頭，急促地喘息著。



他死死地趴在郎伶的身上，身子一下下的起伏，壓著她。



郎伶摸著他的頭，呵呵地笑，「你好可愛，大學生男孩。不，是男人了！」



小童迷糊地撐起身子來，望著郎伶。她好美，真的好美。



她見小童看她，便捏了下他的臉說：「剛才玩得美吧？」



小童老實地點點頭。



「姐好喜歡你，真的捨不得你走了。不要上什麼大學了，你就留下來一直陪我吧。」



小童是個老實的孩子，還不會對女孩子花言巧語。聽郎伶說要他不上學了一直這麼陪著她，他沒說話。



郎伶見小童不說話，笑笑說：「看把你嚇的。姐是跟你說著玩的。剛才你出了那麼多汗，快去浴室洗洗吧。」說著就起來到浴室去放熱水。

那玉體從眼前走過，讓小童看起來很美很美。



連續洩了兩次，小童感覺挺累的，躺在了那寬大的浴缸裡有點懶洋洋的。



郎伶幫他放好水後，笑盈盈地說：「累了吧？姐給你沏杯咖啡。」她說著就出去了。



不一會，小童聽到了悠揚的音樂聲，是郎伶開了音響。那悠揚的音樂迴盪在溫馨的浴室裡，小童簡直有些陶醉了。



咖啡端來了，郎伶迷人地笑著說：「快喝吧，咖啡解乏的。」



「謝謝姐。」這是小童第一次叫她姐。接過杯子，喝了下去。



郎伶會心地笑了笑說：「姐幫你洗洗身體吧。」



「不用啊，還是我自己來吧。」小童連忙說。



「你們男孩子粗心，洗不乾淨的。」她說著，不由分說就拿起軟毛刷子和高檔香皂從頭到腳清洗小童那年輕健壯的男性身體。



小童不肯，想掙扎起來，可是他忽然感覺全身一點力氣都沒有，兩眼皮也不聽使喚地直打架。他想可能是剛才耗費精力太多，太累了，沒有力氣掙扎了，也只好很享受地任憑美女擺弄了。



「喂，困了吧？那就睡吧，這樣你就可以一直留在姐姐身邊了。姐實在是太喜歡你了，不想讓你走了。」見小童不再掙扎了，郎玲愛憐地說。



小童聽著她甜甜的聲音，聽著輕鬆的樂曲，意識慢慢地模糊了，他睡著了。



剛才的咖啡裡放了安眠藥。



看著躺在浴缸裡沉睡的年輕英俊的男體，郎玲會心地笑了笑：「哈，帥小子，還不想留下來陪我，這下老實了吧？乖乖聽姐的話了吧？」



她說著，伏身身下去，從小童英俊的臉一直親到他起伏的胸脯、平坦的小腹、多毛的下體。



在最後又親了一下他的小弟之後，郎玲抬起頭，從旁邊的壁櫥裡拿出一幅薄膜手套，優雅地戴在一雙玉手上，然後取出一瓶藥水，倒在了一條手巾上，用那毛巾輕輕地摀住了小童的口鼻。



沉睡的小童全身顫抖了一下。



郎伶一邊摀住他的口鼻，一邊柔聲說：「喂，別動呀，堅持一下，一會兒就會好的。」



小童似乎很聽話，沒有做更多的反抗，只是四肢象徵性地抽搐了一陣，就不動了。



只見他四肢伸展在浴缸裡，頭無力地向後垂仰著，那軟軟的小陰莖無精打采地趴在那毛茸茸的陰囊上，那健壯而富有彈性的胴體依舊那樣的完美可愛，只是那再也不能起伏的腹部證明他已經沒有了呼吸，變成了一具漂亮的屍體。



看到小童已經一動不動了，郎伶微微笑了笑，從旁邊的壁櫥裡取出工具包，打開，放在浴池的旁邊。



她深情地看了小童的胴體一眼，俯下身去輕輕親了一口他的額頭，像是對小童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姐實在是太喜歡你了，帥小子，就讓姐吃了你吧。這樣你就永遠和姐在一起了。」



她說著，抽出一把鋒利的軍刀，分別在小童的脖頸處和兩隻手腕的血管處輕輕地割了一刀。



血一下就流了出來，整個浴缸下半部被染成了鮮紅色。



郎伶則用蓮蓬輕輕沖洗著浴缸裡及小童身上的血液。那血水匯集到浴缸的底部流入了下水道。



漸漸地，血流得慢了，最後變成了絲絲細流。



郎伶拽著小童那由於失血而泛白的大腿，將他的胴體用力翻轉過去，讓他臀部和背部向上趴臥在浴缸裡。



郎伶拿起了解剖刀，看著趴在自己面前的這個赤裸的肉體，愛憐地說：「唉，帥小子，姐真的太喜歡你了。就這樣把你吃了，還真有點捨不得呢。姐想把你的皮囊留下，製成沙發永遠陪著姐，好嗎？」



她說著，開始從小童的後脖頸處下刀，力度恰到好處，輕輕劃開了皮膚，並沒有傷及皮膚下面的肌肉。



趴在下面的胴體沒有絲毫的反抗，靜靜地承受著。



郎伶繼續將解剖刀切入他的肉內，並開始往下切劃下去。



銳利的刀片輕易的劃過了他脊背的皮膚。



肌肉像花兒一樣的顫開。



郎伶小心翼翼地引導解剖刀從小童那寬闊的脊背中間劃過。



那黃裡泛白的胴體安安靜靜的趴在那，整體看起來十分的性感寬闊的肩膀、結實的脊背、豐實的臀部、健壯的大腿，相比較細的腰，讓人產生無限的遐想。



郎伶的解剖刀從那光滑平坦的背部一直劃到性感的臀部，最後在他的肛門處停下來，然後小心地從肛門往他的左腿內側切過去，一直到腳後跟，然後又從肛門劃向他的右腿內側，直到腳跟。



接下來，郎伶將小童翻向側邊，沿著背部切開的口子細心地剝下他後背的皮膚。然後將他再翻轉朝向另一側，繼續剝下他後背右側的皮。



男體背部、臀部、大腿內側的皮很快就剝離了，由於已經放過血了，所以此時並沒有流太多的血。



此時，郎伶將屍體再次翻轉，使其正面仰躺，以便剝下他正面的皮。



那男人特有的器官無精打采地耷拉在兩腿間。



郎伶瞄了它一眼，嘴角流露出一絲難以察覺的笑。



從工具包裡拿出了一個針管，配上針頭，分別從兩個小瓶裡吸入液體到針管。



那是進口防腐劑。



配好液體後，郎伶淡淡一笑，右手持針管，左手捏住並提起那像死蛇一樣的器官，輕輕一捻，將那包皮褪下，露出紛紅色的頭。



郎伶的小手很準，針尖穩穩地輕輕地刺進了那紛紅色的龜頭，輕推針管。



針管裡的液體慢慢注射到男人那敏感的器官裡。



接著，她又在那下面的睾丸上打了一針。這樣這些器官就會長期不被腐蝕了。



接下來，?伶小心翼翼的沿著小童左肩膀到腋下環繞一圈切開，右側也做相同的動作，這樣她已經能夠將整層皮從男屍的後半身軀體拉開，只剩下前面的皮需要剝了。



郎伶將已剝離的後背上的皮膚翻到屍體的前胸和肚皮上，牢牢的抓住肋邊的肉，一點一點地將皮剝離。



在剝到陰部時，郎伶格外小心，因為最難剝的就是這裡。



此時小童那男人器官軟綿綿、皺巴巴，她生怕割破了它。不過郎伶很有經驗，也挺有耐心，最終將小童的整張皮完整地與他的軀體分離了。



整張人皮是那樣的完整，無任何的破損，整套男性器官滴啦噹啷地掛在人皮上。



現在郎伶已經有了製作精美真皮沙發的原材料了。



在她的想像中，即將製作出來的黃色皮革應該是非常華麗的，而沙發一側的扶手上面細嫩柔軟的男性器官，觸摸起來的感覺應該很有趣。



肢解小童的身體花了郎伶不少時間。雖然這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已有十幾名像小童一樣的年輕帥氣的大學生小童子在這個大浴缸裡變成了屍體並被肢解，但在整個過程中郎伶還是無比的興奮。



她甚至連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這種興奮要比佔有小童童男之身時還要強烈。



此後一周的時間，郎伶都在享受小童身上的美味。



而此後又一周，郎伶的臥室裡新進了一套精緻小巧的皮沙發，它的皮面就是用小童的整張人皮縫製的。



那皮沙發的精美自不必說，最大特點是在沙發的扶手上保留著整套的男性生殖器官。



整套器官包括陰莖陰囊以及裡面的睾丸軟軟的，臥室的主人——郎伶每天坐在那能捏在手裡隨意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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